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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被
”

字句的归属

石 定 栩

提 要 汉语的书面语和方言用不同的句式表示被动意义
,

被动标记有动词性的
,

也有介词性 的
。

作为书面语句式
, “

被
”

字句 的特性十分特别
,

主要 表现在施 事短语 的省略上
。 “

被
”

既不 具备典型

的动词特点
,

又具有典型的非介词特点
,

其地位 因此极具争议性
。

本文集中讨论 近年来 国外语 言

学界流行的
“

被
”

字动词说
,

在考察证据真伪的基础上
,

权衡利弊得 失
,

得 出的结论是
“

被
”
并不像动

词
,

虽然更像介词
,

但却不能简单地 归人介词
。

关键词
“

被
”

字句 归属 被动标记 句法地位

O 引 言

汉语表达被动的方式
、 “

被
”

字句的结构以及
“

被
”

的句法地位
,

向来是句法研究的热门话

题
,

相关的事实也已经有了颇为详尽 的描述
。

要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
,

就事论事恐怕已经难以

奏效了
。

只有拓宽视野
,

进行更全面的考察
,

寻求新的着眼点
,

引进新的分析手段
,

才有可能取

得一定的突破
。

本文以
“

被
”

的句法特性为出发点
,

比较各种分析方法的长短
,

试图在平衡得失的基础上找

出一个 比较合理的做法
。

讨论过程遵循两条基本原则
:

一条是赵元任先生的名言
“

说有易
,

说

无难
”
(王力 1 94 3 )

,

也就是在考察语言现象时要小心求索
,

尽力找出所有的相关现象
,

而不要

以偏概全
,

一时找不到例证就轻易否定某一现象的存在
。

另一条原则是现代语言学在讨论理

论问题时的基本信条
,

单靠反例并不能推翻现存的理论
,

只有更好 的理论才能取代原有 的理

论
。

也就是不要以鸡蛋里挑骨头为研究 目的
,

而应该尽力寻找能更好
、

更全面地解释语言现象

的理论
。

一 被动句的范 围

汉语被动句式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
,

但被动句这个概念却是引进的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什么才算是汉语的被动句式
,

从一开始就有争议
。

如果不计较细节的差异
,

在划定被动句式的

范围时大致上有两种做法
。

一种是从严处理
,

只承认有标记的被动句
,

也就是带
“

被
”

的句式
,

以
“

遭
” 、 “

遭受
”

等为主要动词的句式
,

以及由
“

叫⋯⋯给
” 、 “

让⋯ ⋯给
”

等构成的方言句式 (如王

力 1 9 4 3
,

桥本万太郎 1 98 7 )
。

另一种做法是从宽处理
,

除了有标记的被动句式之外
,

还承认无

标记的被动句 (如黎锦熙 19 2 4
,

李珊 1 9 9 4 )
,

也就是将广义的受事主语句也归人被动句式 (参看

石定栩 2 0 0 3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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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采用前一种做法
,

只讨论有标记的被动句式
,

并且以被动标记的句法特点作为分类的

主要标准
。

从这一点出发
, “

被
”

字句以外的汉语被动句式可以大致分为三类
:

第一类只带一个

被动标记
,

而且该标记具有明显的动词特性
;
第二类虽然也只 有一个标记

,

但该标记却不具备

典型动词的特性 ;
第三类被动句带有两个标记

,

而且两个标记都不具备典型的动词特性
。

1
.

1 动词性被动标记

可 以表示被动意义的动词不多
,

除了
“

遭
” 、 “

受
” 、 “

挨
”

以及 由它们构成的复合词之外
,

还可

以加上香港书面汉语中常用的
“

获
” 。

这些都是典型的动词
,

可 以带动态助词
“

着
” 、 “

了
” 、 “

过
” ,

可以重叠
,

还可以担当正反问句的主要疑问成分
。

动词性的被动句在标准汉语中一般表示消

极的意义 (李珊 19 9 4)
,

而香港书面语则将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 的被动句式分开
,

前者用
“

遭
” ,

后者用
“

获
”
(石定栩等 2 0 0 2 )

。

从下面的例句中可以看出
,

这些动词的宾语可 以是一个小句
,

也可以是一个动词短语
。

也

就是说
,

宾语小句的施事主语可以省略
,

形成所谓的
“

短被动句
” ,

即没有施事短语 的被动句
。

(1) 你是遭他骗 了
。

(转引《现代 汉 语八 百词》例 )

(2) 你应该 受受教育
。

(同上 )

(3 ) 格桑受着冻
,

挨着饿
,

还得给农奴主干活
。

(同上 )

(4 ) 结果在城外遭 了官军伏击
。

(姚雪垠《李 自成》)

(5 ) 李姓教 师不久遭校方辞退
。

(《星 岛日报》2 0 0 1 年 9 月 19 日 A S 版 )

(6 ) 疑犯曾多次遭过警方逮捕
。

(《东方 日报》2 0 0 1 年 9 月 2 0 日 A 6 版 )

(7) 利铭泽除了将集团生意带上高峰外
,

自己亦涉足政坛
,

先后获港府委任为市政局
、

立 法局和行政局议 员
。

((( 星 岛 日报》2 0 0 1 年 8 月 13 日 A Z 版 )

(8) 三 十五 名学生获选为毅进计划杰出学员
。

((( 明报》20 0 1 年 8 月 14 日 A 7 版 )

1
.

2 南方方言中的被动标记

有几个南方方言的被动标记与
“

给予
”

义的动词 同音
,

但这些标记都不具备典型的动词特

征
,

不能带表示体貌的动态助词
,

不能重叠
,

也不能担 当正反问句的主要疑问成分
,

所以一般不

认为是动词 (如黄伯荣 1 9 96 )
。

短被动句在这些方言中都是不能说的
,

所以下面的这些例句都

是有施事的长被动句
。

写辣黑板浪个字拨伊拉揩脱 了
。 ‘

写在黑板上 的字被他们擦掉了
。

伊勿学好样
,

拨伊拉爷杀杀博博打一 顿
。

他不学好
,

被 他爸爸狠狠 打 了一 顿

以上例(转引 自钱乃荣 1 9 9 7) 中的
“

拨
” ¹ 是吴语上海话 中的被动标记

,

与表示
“

给予
”

义或
“

允

许
”

义的
“

拨
”

是同音词
。

但界老板好恶咐闹
。

他被老板很 凶地 骂

个贼人界警察拉吐
。

那小偷被警察逮 捕了
。

以上例 (转引 自邓思颖 20 00) 中的“

界
”

是粤语广州话 中的被动标记
,

也和表示
“

给予
”

义或
“

允

许
”

义的
“

界
”

是同音词
。

即张眠床互小杨咽去
。

这张床被小 杨占去睡 了
。

羊仔互 因仔拍 甲
。

小羊被小孩子打得厉害
。

以上例 (转引 自黄伯荣 19 9 6) 中的
“

互
”

是闽南语 中的被动标记
,

与表示
“

给予
”

义的
“

互
”

是同音

词
。

1
.

3 北方方言中的被动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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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方言中有不少次方言同时使用两个被动标记
,

但各次方言所用的标记并不完全一样
,

即使是类似的标记
,

其特性也不完全相同
,

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
,

而且不宜套用一个次方言的

用法去解释另一个次方言的规则 (参见黄伯荣 1 9 96 )
。

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以北京方言为代表

的用法
,

即用
“

叫 / 教⋯⋯给
”

或
“

让⋯⋯给
”

做标记的被动句
。

例如 (引自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)
:

小鸡 叫黄鼠狼给叼去了一 只
。

/ 我七 岁那年
,

爸爸让 急病给夺去了生命
。

在这类被动句中
, “

叫 /教
”

和
“

让
”

必须出现在施事的前面
,

而
“

给
”

必须在施事的后面
,

动词的前

面 º 。 “

叫 /教” 、 “

让
”

以及
“

给
”

都不能带动态助词
,

不能重叠
,

也不能以
“ V 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出现在

正反问句中
,

所以不具备典型的动词特性
。

比较特殊的是这类被动句中的施事短语可以省略
,

而且施事前的标记
“

叫 / 教
”

或
“

让
”

必须同时省略
,

但施事后的标记
“

给
”

必须保留
。

如 (引 自《现

代汉语八百词》)
:

杯子给打碎了一 个
。

/ 虫子都给消灭光了
。

这些方言中的被动句
,

一般 的分析是将主要的标记归人介词
,

即
“

拨
” 、 “

界
” 、 “

互
”

以及
“‘

叫/

教
”

和
“

让
”

都算作介词 (如黄伯荣 19 9 6 ,

李珊 19 9 4 ,

钱乃荣 19 9 7 )
,

而
“

叫⋯⋯给
”

中的
“

给
”

则很

少论及
。

1
.

4 “

被
”

字句和
“

被
”

汉语的
“

被
”

字句由来已久
,

大约可 以上溯到唐代
,

后来虽然有过一些变化
,

但其句法及语

义结构基本上保 留了下来
。

现代汉语书面语继承了这一句式
,

大部分方言也都或多或少 地吸

纳了
“

被
”

字句的一些用法
,

作为固有被动句式之外的另一种表达形式
。

作为一种被动句式的标记
, “

被
”

和方言中的被动标记似乎十分相近
,

都不能带表示体貌的

动态助词
,

不能重叠
,

不能以
“ V

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充当问句的主要疑问成分
,

所以将
“

被
”

归人介词

的意见 占了主流地位 (如 吕叔湘 19 5 0 、 20 0 0
,

李珊 29 9 4 ,

陈昌来 20 0 2 ) 。

但是
, “

被
”

字句和方言被动句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
。 “

被
”

字句虽然只有一个标记
,

但其施

事短语可以省略
,

而且仍然保 留
“

被
”

作为标记
。

如果
“

被
”

是个介词的话
,

短被动句中的
“

被
”

后

面没有施事
,

就成了不带宾语的
“

悬空
”

介词
。

汉语中其他的介词都是不能悬空的
,

作为独一无

二的例外
, “

被
”

的介词身份便值得怀疑了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一直有人主张 回复
“

被
”

的原始地位
,

将其视为动词 (如洪心衡 19 56 ,

桥本万太郎 19 8 7 ) ,

只是由于现代汉语 的
“

被
”

实在缺乏典型的

动词特征
,

所以响应的人不算多
。

二
“
被

”
宇动词说的新理据

这一情况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变
,

在一些境外学者的倡导下
,

引进 了一些新的分析手段
,

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
,

并以此将
“

被
”

看成一个特殊动词
,

试图解决
“

被
”

字介词说碰到的难题

(如冯胜利 19 9 7 , T in g 19 9 8 ,

H u a n g 19 9 7 一 19 9 9 , T a n g 20 0 1 ,

邓思颖 20 0 3 ,

吴庚堂 19 9 9 ,

熊仲

儒 20 0 3)
。

2
.

1 “

被
”

字为动词的理据

这一新思路的主要观点是
“

被
”

并不具有介词的主要特征
,

反而具有所谓控制类动词的特

征
。

作为这类动词中的一员
, “

被
”
以小句为宾语

,

小句的主语是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施事短语
。

小句的

谓语是非限定性的
,

相当于英语里的动词不定式
。

这一观点的证据之一是介词短语可以像例 ( 9 )那样出现在句首位置
,

而
“

被
”

字短语却不能

出现在句首
,

如例 ( 10 )就不能说
,

因此
“

被
”

不可能是介词 ( H u a n g 19 9 7 一 19 9 9 ) 。

汉语学报



(9 )对李四 张 三很客气
。

(10 )
‘

被李四 张 三 昨天打 了
。

证据之二是例 (1 1) 可以说
,

而例 (1 2) 却不能说
。

由此可见介词短语可 以成为
“

的
”

字结构

的主要组成部分
,

进而作为修饰名词性短语的定语
,

而
“

被 + 名词短语
”

并没有这样的功能
,

所

以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 (T a n g 2 0 0 1 )
。

(1 1) 关于他的事 (12 )
‘

被我的说 明

证据之三来 自
“

被
”

字句在并列 (联合 )结构中的表现
。

从例 (1 3) 中可 以看到
, “

被
”

后面的

施事和动词短语可以与类似的结构并列
。

按常理说
,

介词的宾语和受介词短语修饰的动词短

语不在一个层次上
,

应该不能并列
。

既然可 以并列
,

就说 明这里的施事短语和动词短语在同一

个层次上
,

形成一个句法单位
,

也就是小句 (H ua n g 1 9 9 7 一 1 9 9 9 )
。

(1 3) 他被张三 骂 了两声
,

李四 踢 了一脚
。

证据之四来 自近一二十年来国外讨论得很多的反身代词
“

自己
” 。

一般认为
“

自己
”

的前指

应该是主语 (参见 Pan 1 9 95 )
,

而在例 (14 )中
, “

自己 的家
”

可以是张三的
,

也可以是李四的
。

显

然
, “

被
”

后面的施事短语 可以作
“

自己
”

前指
,

也就应该具有主语 的地位
,

所 以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成分

应该是个小句 (T a n g 2 0 0 1 )
。

(1 4) 张三 被李四 关在 自己的家里
。

证据之五同李临定 (1 9 8 6) 找到的一种特殊
“

被
”

字句有关
。

例 (1 5) 中的
“

狗
”

是兼语
,

即
“

放
”

的宾语
, “

咬
”

的主语
。

虽然这里
“

被
”

后面的短语是
“

财主
” ,

但
“

财主
”

是
“

放
”

的施事
,

而不

像
“

咬
”

的施事
,

因为
“

财主咬坏你姥姥
”

显然站不住
。

所 以有人指出
,

如果
“

被
”

是个介词
,

这种

复杂关系的句法结构就很难确定 (吴庚堂 19 9 9 )
。

还有人进一步指出
,

可以将
“

放狗
”

视为动词

性状语
,

而该状语以
“

财主
”

为主语
。

这正好 同例 (1 6) 形成对 比
,

因为那里的动词性状语
“

开车
”

应该 以
“

阿 Q
”

为主语
,

而不能以介词
“

为
”

的宾语
“

李四
”

为主语
,

所 以例 (1 5) 里的
“

财主
”

应该是

个小句的主语 (T a n g 20 0 1 )
。

(1 5) 你姥姥⋯⋯ 临了被财主放狗咬坏
,

得破伤风 死的
。 »

( 16) 阿 Q 为李 四开 车送钱给他妈妈
。

证据之六比较特殊
,

而且与此新思路 有着极深的渊源
。

冯胜利 ( 19 9 7 )指 出
,

按照他的语

感
, “

被
”

字句动词后面可以放进一个和主语相关的占位代词
。

比如说例 ( 17) 中
, “

打
”

后面的
“

他
”

指的是
“

张三
” ,

即
“

他
”

占据了
“

张三
”

原来的位置
。

在生成语法体系中有两种移动方式
,

一

种以英语被动句主语的移动为代表
,

从一个论元位置移动到另一个论元位置
,

一般称为 A 一

移

动
。

这种转换方式只能在小句范围内进行
,

而且不允许原来的位置出现 占位代词
。

另一种转

换方式以汉语主题的移动为代表
,

即从论元位置移动到非论元位置的 A ’一

移动
。

A ’一

移动可 以

跨越小句
,

而且允许原有位置出现 占位代词
。

从这一点出发
,

例 ( 17) 必然包含了两个小句
,

即

“

被
”

后面的
“

李四打了他一顿
”

是个小句
。

( 17) 张 三被李四打 了他一顿
。

2
.

2 “

被
”

后小句为非限定动词句的理据

将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成分当成一个小句
,

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
。

比方说
,

小句主语的前面是

可以出现状语的
,

但
“

被
”

和后面的施事之间却什么也插不进
,

这就要想办法 自圆其说了
。

其中最

主要理据是说
“

被
”

属于控制类动词
,

即和例 ( 18) 中的
“

逼
”

属于同一类型
,

所带的小句以非限定动

词短语为谓语
。

这样一来
,

其主语和动词
“

被
”

就必须紧密相连
,

不能插人任何其他成分了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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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 8 )他逼我检讨
。

(转引李临定 1 9 8 6 例 )

不过
,

汉语的屈折形态不发达
,

一个小句的主要动词是限定的还是非限定的
,

不像英语那

样有表面形态的区别可资借鉴
,

所以必须另外找证据
。

证据之一是
“

被
”

后面的动词不能以
“
V

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出现在正反问句中
,

所以例 (1 9) 不能

说
,

这正是非限定动词的特点 (T a
ng 20 0 1 )

。

(19 )
‘

张三 被李四 骂不骂 ?

证据之二基于
“

任何
”

类短语的分布
,

通过反证得来
。 “

任何
”

类短语必须 出现在假设条件

小句中
,

或者在否定成分的作用范围内
。

邓思颖 (2 0 0 0) 沿用 L i (1 9 9 0) 的观点
,

认为
“

任何
”

类

短语不能在限定动词小句中出现
,

证据是例 (20 )不能说
。

与此相反
,

例(2 1)
“

被
”

后面合法出现

了
“

任何
”

短语
,

以此推论
, “

被
”

所带小句不可能是限定动词句
,

只能是非限定动词句
。

(2 0)
‘

我没有说过他做任何事情
。

(转引邓思颖 2 0 0 0 例)

(21 )我没有被他偷过任何东西
。

证据之三也同限定与非限定动词的区别有关
。

当限定动词像例 (22 )a 那样在句群 中重复

出现时
,

可以像例(况 )b 那样由
“

是
”

取代整个谓语而保持原来的意思
。

在英语中也有类似的

现象
,

但只能在限定动词句中出现
。

由例 (23 )可 以看出
, “

被
”

后面的动词不能由
“

是
”

取代
,

按

照英语的规律推断
,

该动词应该不是限定性的
,

而是非限定性的(T an g 20 0 1 )
。

(2 2) a
.

张三 给了李四 那本书
,

我也给 了李四那本书
。

b
.

张 三 给了李四那本书
,

我也是
。

(2 3)
’

那本书被张三 给了李四
,

那支笔被我也是
。

(转引 T a n g 2 0 0 1 例 )

证据之四来 自情态动词 的分布
。

曾经有人指出
,

情态动词不能出现在非限定动词句中

(T
.

C
.

T a n g 1 9 8 8 )
。

如果这一说法正确无误
,

而且
“

被
”

后面的确是个小句
,

那么例 (24 )就应

该可 以证明这种小句是非限定的了(T a n g 2 00 1 )
。

(2 4 )
‘

张三 被李四能批评
。

三
“
被

”
字动词说的 利弊

“

被
”

有人说是介词
,

也有人说是动词
,

双方显然都有一定的根据
,

也都解决了一定的问题
,

非要判断哪一个说法正确
,

恐怕并非易事
,

也并不一定必要
。

现代语言学的重要信条之一
,

是

单凭反面例子不能推翻现有的理论
,

只有新的理论才有可能推翻原有的理论
。

换句话说
,

并没

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理论
,

只有差一些或好一些的理论
。

就
“

被
”

的句法地位而言
,

目前需

要做的是全面权衡利害得失
,

考虑哪一个说法能更好地表述
“

被
”

的地位
。

3
.

1 “

被
”

字动词说的长处

动词说的长处显而易见
。 “

被
”

在历史上是动词
,

即使用来表示被动意义
,

开始的时候也还

是动词性的
。

如前所述
,

现代汉语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式中
,

也仍然有一些是由动词构成的
。

将
“

被
”

字句也纳人动词性被动句式的范围
,

至少有先例可循
。

另一方面
,

动词后面的宾语可以是小句
,

也可 以是动词短语
。

如果
“

被
”

是个动词
, “

被
”

后

面没有施事短语的情况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释
,

既可 以说成宾语小句有个空主语
,

也可 以说成
“

被
”

的宾语是个动词短语
。

3
.

2 “

被
”

字动词说的短处

不过
,

将
“

被
”

后面有施事短语的情况说成宾语小句
,

将没有施事短语 的情况说成动词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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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
,

只不过是将相关的事实换个方式重新说 了一遍
,

并没有提供理论意义上的解释
。

另一方

面
, “

被
”

不具备典型的动词特征是个不容否认 的事实
,

动词说的主要根据是
“

被
”

也不具备典型

的介词特征
,

可是文献 中讨论过的那些例子
,

并不能说 明
“

被
”

不 是介词
,

要证 明现代汉语 的
“

被
”

是个动词
,

证据似乎仍然不充足
。

以
“

被
”

字短语在句子中的位置为例
。

有人提出 (H u
an g 1 9 9 7 一 1 9 9 9 )

,

例 (9 )(
“

对李 四张

三很客气
。 ”
)说明介词短语可 以 出现在句首位置

,

而例 (10 )(
“ ‘

被李四张三昨天打 了
。 ”

)却证

明
“

被
”

字短语不能移到句首
,

所 以
“

被
”

不可能是介词
。

这里的问题不在于
“

被
”

的具体位置
,

而在于论证的前提不成立
。

例 (9) 中的
“

对
”

字短语可

以前移
,

并不等于所有的介词短语都可以出现在句首
。

像例 (2 5) 一 (2 7) 中的介词短语就都不

能前移
。

陈昌来 (2。。2
: 1 0 2) 对此有过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

: “

有相当一部分介词一般不能进人

B 式
,

即 P P 一般不能在句首
,

这些介词主要是主事介词
、

客事介词
、

与事介词
、

处所介词中的

方向介词
‘

向
、

往
、

朝
、

对
’ 、

关事介词中的协同对象介词
‘

和
、

跟
、

同
、

于
’ ,

文言色彩较浓的介词
‘

于
、

以
’

一般也不在句首 出现
。 ”

因此
, “

被
”

字短语不能出现在句首并不能证明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(2 5 )
‘

给人民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实惠
。

(2 6 )
‘

从小路小偷可能逃走了
。

(2 7)
’

比 以往任 何一年今年夏天都热
。

又比如有人说
,

介词短语可以像例 (1 1 )(
“

关于他的事
”
)那样用在

“

的
”

字结构里修饰名词

短语
,

但
“

被
”

字 短语却不能像例 ( 1 2 )(
“ ‘

被我 的说 明
”
)这样用

,

所 以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 (T a n g

2 0 0 1 )
。

这里的问题还是出在以偏概全上
。

有些介词短语可以 单独成为
“

的
”

字结构的主要成分
,

不等于所有的介词短语都能这样做
。

有这种能力只是少数能充 当谓语或复杂谓语的介词
,

如
“

在
” 、 “

朝
” 、 “

对⋯⋯ (有兴趣 )
” 、 “

关于
”

等等
。

大部分的介词并不具备这种特性
,

所 以例 (2 8) 和

(2 9) 都不能说
。

既然如此
,

例 (1 2) 就不能证明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(2 8 )
‘

从北 京的客人 (29 )
‘

于 八点的节 目

关于联合结构的讨论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
。

不少人注意到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成分可以像例 (1 3)

(
“

他被张三骂了两声
,

李四踢了一脚
。 ”
)那样由同类似的成分形成联合结构

,

这似乎说明
“

被
”

不可能是介词
。

一般说来
,

进人联合结构的应该 是一个整体
。

介词短语同被修饰的动词短语

是一个整体
,

而其中的介词宾语同动词短语不在一个层次上
,

应该不是一个整体
。

既然如此
,

例(1 3 )中进人联合结构的就应该是小句
,

即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 (H u a n g 1 9 9 7 一 1 9 9 9
,

T a n g 2 0 0 1 )
。

这一推论的前提似乎合情合理
,

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
。

虽然介词短语所修饰的动词短语和

介词的宾语不构成一个整体
,

但汉语的介词在重复出现时是可 以省略的
,

会因此形成貌似
“

名

词短语 + 动词短语
”

的结构
,

而且可以进入联合结构
。

例如
:

(3 0) 按照招生简章上 的规定
,

我们 要在 1 号上午上 一次课
,

3 号下午上 一 次课
,

5 号晚

上辅导一 次
。

(转引陈昌来 2 0 0 2 例)

(3 1) 政府从上海调来 了药物
,

北京调来了帐篷
,

宁波调来 了编织袋
。

(《人 民 日报》)

(3 2 ) 我在家里喝茶
,

学校里 喝咖啡
。

((( 王 朔文集》)

(3 3) 因此
,

两家总是约在一 起招待我们
,

到清迈 看古迹
,

水上市场泛 小舟
,

湖边 酒家咦

海鲜
。

(《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》)

(3 4 ) (我们 要 )从 平 凡 中体现 伟 大
,

短 暂 中抉发永恒
,

琐屑 中揭 示 隽永
,

喧嚣 中探求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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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
。

(((散文 》1 9 8 9 )

(3 5 ) 它以 山风做旋律
,

大漠
、

高原做舞台⋯ ⋯ (《散文》1 9 8 6)

(3 6) 我们 以他们之 忧为忧
,

他们 之乐为乐
。

(陈信春 2 0 0 1)

(3 7) 该剧 由苏雷任 总编 剧
,

石 磊任总导演
,

刘再践任 总监 制
。

(《开 封广播 电视报》

1 9 9 3 )

另一方面
, “

被十施事短语
”

本身是可以进人联合结构的
,

从例 (3 8 )到例 (4 1) 里的
“

被
”

字句

都是这样
,

这就说明
“

被
”

和所带的施事短语构成一个整体
。

一般说来
, “

介词 + 宾语
”

作为一个

整体的可能性要大一些
,

而
“

动词+ 宾语小句的主语
”

作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要小一些
。

所以
“

被
”

字句在联合结构中的表现并不能说明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(3 8) 一 切记 忆都被热火朝天 的生活
,

被那狂抓似的创业精神冲淡了
。

(转引李珊 1 9 9 4

例)

(3 9) 同志们的精力一 点一 点地被深 雪
、

被冰窝
、

被不 停的喘气和跌跤消磨尽 了
。

(同

上 )

(4 。) 奇怪 自己从何时开始感到被这 间教 室
,

被这 里 的同窗
,

被这 里 的生活遗弃
。

((( 散

文世界 》1 9 8 8 )

(4 l) 一会儿
,

这美妙的声音被树
、

被草
、

被一个广漠的空间吞噬 了
。

((( 散文》1 9 9 3)

反身代词的分布也同样不能证明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这里牵涉到的是例(1 4 )(
“

张三被李四关

在 自己的家里
。 ”
)之类的句子

,

里面的反身代词
“

自己
”

能够以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施事短语
“

李四
”

为前

指
,

似乎说明了
“

李四
”

具有主语的句法地位 (T a
ng 20 0 1 )

。

不过
,

并非只有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施事短语才能充当
“

自己
”

的前指
,

有些介词的宾语也具有类似

性质
。

从例 (42 )到例 (46 )都是这样
,

里面的
“

自己
”

能以句子主语为前指
,

也都能以介词的宾语

为前指
。 “

自己
”

和前指的关系如何厘定不在这里讨论
,

需要指 出的是
“

自己
”

前指的分布并不

能排除
“

被
”

是介词的可能性
。

(4 2) 我把李 四关在 自己家里
。

(4 3 ) 我将小李关在 自己家里
。

(4 4) 我替小李在 自己家里盖了个车棚
。

(4 5 ) 我为小李在 自己家里盖 了个车棚
。

(4 6) (小李总是帮别人 织毛衣
,

)所 以我给他买 了一件 自己穿的毛衣
。
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施事短语 对动词性状语的控制
,

也是类似的情况
。

早 就有人 (桥本万太郎

19 8 7) 指出
,

在例 (15 )(
“

你姥姥⋯⋯临了被财主放狗咬坏
,

得破伤风死的
。 ”
)中

“

被
”

后面的名词

短语
“

财主
”

似乎不是主要动词
“

咬
”

的施事
,

所以无法按照一般
“

被
”

字句的方法去分析
。

后来

又有人指出
,

例(1 5) 中的
“

放狗
”

可 以视为动词性状语
,

而且受
“

财主
”

的控制
,

这正好说明 了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因为如果像例 (1 6 )(
“

阿 Q 为李 四开车送钱给他妈妈
。 ” )那样

,

动词性状语前

面出现的是介词短语
,

状语就必须受全句主语控制
。

这样的推论同样有以偏概全之嫌
。

例 (16) 是个连动结构
,

介词
“

为
”

引进一个受益对象
,

这

类介词的宾语必然不会控制后面的动词性状语
,

不然就不成其为受益对象了
。

换一类介词
,

像

例(4 7) 一 (4 9) 中的所谓凭事介词
,

就会允许其宾语控制动词性状语了
。

所以例 (1 5) 并不能说

明
“

被
”

不是介词
。

(4 7) 阿 Q 任凭赵太爷送官府法办
。

(4 8) 李四 由阿 Q 开车去送
。

(4 9) 老王用荷叶捧 了一 点水给孩子喝
。

(转引陈昌来 20 0 2 例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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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(17 )(
“

张三被李 四打了他一顿
。 ”

)中占位代词所代表 的情况要复杂一些
。

自从冯胜利

( 19 9 7) 提出
“

被
”

字句的主要动词后面可以有占位代词以来
,

大部分的
“

被
”

字动词说都 同这一

现象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
,

但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说明
“

被
”

后成分是个小句
,

至于
“

被
”

应该

视为动词
,

则是间接后果 了
。

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
“

被
”

字句的动词后面是否真 的可 以 出现 占位代词
,

因为接受这类句

子的人实在不多
。

另一方面
,

如果
“

被
”

字句真的是 由 A ’一

移动形成的话
,

那么 所有
“

被
”

字句的

动词后面就都应该可以放个 占位代词进去
。

可是
,

例 (5。) a 中的占位代词
“

我们
”

显然破坏了

句子的可接受性
,

因为没有占位代词的(50 )b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
。

(5 0 ) a
.

我们 几个被他打 了我们一顿
。

b
.

我们几个被他打了一顿
。

最明显的是例 (5 1 )
。

这是个典型的
“

被
”

字句
,

照理应该有着典型的小句结构
,

可用了占位

代词后就没有人能够接受 了
。

当然
,

例 (5” 的主要动词后面没有其他成分
,

而例 (1 7 )的主要动

词后面有个数量短语
“

一顿
” 。

不过
,

如果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成分是个小句
,

有没有数量短语就应该没

有区别
。

由此可见
,

例 (1 7) 勉强可 以接受应该另有原因 » 。

( 51 ) 张 三 被李 四 打了他
。

“

被
”

后成分小句说的最大障碍
,

恐怕在于
“

被
”

字句的否定形式
。

汉语小句的否定形式
,

总

是出现在小句 内部
,

无论是例 ( 52 )那样的普通限定动词句
,

还是例 ( 53)
“

强迫
”

后面的所谓的非

限定动词小句
,

甚至包括例 ( 54 )那种
,

有人认为是小句的补语
,

都无一例外
。

( 52) 事情没这 么简单
。

( 53) 老板强迫工人们 星期 日也不休息
,

日夜加班
。

( 54 ) 呼啸的北风 压得他不 能喘气
,

也无 法前进
。

但
“

被
”

后面的成分则绝然不同
,

其主要动词的否定词一定要出现在
“

被
”

的前面
,

而不能在

后面
,

例 ( 55) 和 ( 56) 中 a 句同 b 句的对比证明了这一限制¾ 。

由此可见
,

如果要将
“

被
”

后面的

成分说成是个小句
,

这必然成为汉语中独一无二的小句类型
。

小句说 的可信度就要 因此而大

打折扣了
。

( 55) a
.

还有许多洞穴 没有被我们发现
。

( 5 6 ) a
.

这种小事 自然不被上头重视
。

b
. ‘

还有许多洞穴被我们 没有发现
。

b
. ‘

这种小事自然被上头不重视
。

3
.

3 “

被
”

后动词的限定与否

走出上述困境的途径之一是给予
“

被
”

后小句以特殊地位
,

比如规定其为非限定动词句
,

即

所谓的 E MC 结构 ( T i n g 19 9 8 , T a n g 20 0 1
,

邓思颖 20 0 0 , 2 0 0 3 )
。

这样一来
,

就可 以将一些不

好处理的情况归结为非限定动词句的特性
。

不过
,

这样做也并不 见得就能解决问题
。

将汉语小句分成限定动词句和非限定动词句两

类
,

最早是黄正德 ( H ua n g 19 8 2) 提 出来的
,

他 的区分标准 是只有限定动词才能带体貌标记
“

着
、

了
、

过
” ,

而非限定动词是不能带体貌标记的
。

按照他的标准
, “

被
”

后面的主要动词肯定不

符合非限定的要求
,

因为像例 ( 5 7) 中的
“

涂上
”

那样带体貌标记的实在是太多了
。

( 57) 树梢被斜阳涂上 了一 层金色
。

( 转引《现代 汉语 八 百词》例 )

当然还有另一条路可走
,

可以再找出一些非限定动词的特性来
,

并依此来证明
“

被
”

后面是

个非限定动词小句
。

可是
,

文献中列举的一些证据
,

似乎都不能证 明
“

被
”

字句的主要动词是非

限定性的
。

比方说
,

有人提出
, “

被
”

后面的动词不能 以
“ V

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出现在正反问句中
,

所

以例 ( 19 )( “ ‘

张三被李四骂不骂 ?” )不能说
。

因为一般句子中的第一个动词是可 以用
“ V 一

不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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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”

提问的
,

所以说
“

被
”

后动词是非限定性 的成了最简单的解释 (T an g 2 0 0 1 )
。

不过
,

用
“
V

一

不
一

V
”

作为判断标准
,

受影响最大的还是
“

被
”

字 动词说本身
。

按照动词说
,

“

被
”

是句子中的第一个动词
,

那么理应可以用
“
V

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提问
。

可是
,

事实并非如此
,

例

(5 8) 和例(5 9) 显然都不能说
。

(5 8)
’

树梢被没被斜阳涂上 了一 层金色 ?

(5 9)
‘

张 三 被不被李 四骂 ?

至于例 (19) 为什么不能说
,

似乎 同动词的体貌有关
。

只要有 了合适的动态助词
,

与例 (1 9)

类似的例 (6 0) 和例 (6 1 )是可 以说的
。

(6 0) 你被警察罚过款没有 ? (6 l) 你 以前被警察罚没罚过 ?

还有一个说法是沿用 Li (19 9 0) 的观点
,

认为
“

任何
”

类短语不能在限定动词小句中出现
,

而
“

被
”

所带的小句中可 以 出现
“

任何
” ,

所以 只能是非限定动词句 (邓思颖 2 0 0 0 )
。

不过
,

问题

在于
“

任何
”

类短语的分布虽然受到某些句法结构的限制
,

却 同动词的限定与否没有关 系
。

例

(2 0) 之所以不能说
,

是语义搭配的不协调造成的
,

稍加改动的(20
’
)是可以说的

。

如
:

(2。
’
)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做 了任何坏事

。

而且与此类似的例(62 )一 (6 6) 也都是能说的
。

(6 2) 我不认为小李干 了任何坏事
。

(6 3) 我不 主张你们现在采取任何行动
。

(6 4) 我不 记得你说过任何与此相关的话
。

(6 5) 我的确不知道他做过任何与此相关的研 究
。

(6 6) 我不 觉得他适合做任何领导工作
。

既然如此
,

例 (2 1 )(
“

我没有被他偷过任何东西
。 ”
)中的

“

被
”

字句中可以 出现
“

任何
” ,

也就

同句中的动词限定与否无关了
。

另一个与动词的限定性相关的是动词短语的缩略
。

有人将例 (2 3 )(
“ ‘

那本书被张三给了

李四
,

那支笔被我也是
。 ” )同例(22 )b 句 (

“

张三给了李 四那本书
,

我也是
。 ” )相提并论

,

认为前

者能说是因为动词为 限定性 的
,

后者不 能说 是因为
“

被
”

后面 的动词 是非限定性 的 (T an g

20 0 1 )
。

不过
,

这一论证的前提是
“

被
”

为动词
, “

被
”

后面是个小句
,

而这正是论证要得出的结

果
,

以结果为前提逻辑上是有问题 的
。

另一方面
,

从例 (6 7 ) a 句和 b 句之间的差别
,

以及例

(6 8 ) a 句和 b 句之间的对立中可以看到
,

用
“

是
”

来代替动词短语时
,

必须包括起修饰作用的介

词短语 ; 如果将介词短语排除在外
,

结果必然是不可接受的
。

由此可见
,

如果
“

被
”

是个介词
,

而

非动词
,

那么例(2 3) 不能如此省略
,

便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
。

(6 7 ) a
. ’

我从北京坐火车去沈阳
,

他从上海也是
。

b
,

我从北京坐火车去沈阳
,

他也是
。

(6 8) a
. ‘

我们为买房子花光了毕生的积蓄
,

他们为买汽车也是
。

b
.

我们为买房子花光了毕生的积蓄
,

他们也是
。

情态动词的分布
,

也牵涉到同样的问题
。

有人提出
,

例 (2 4 )(
“ ‘

张三被李 四能批评
。 ”

)说

明
“

被
”

后面不能 出现情态动词
,

而这正是非限定动词的特点
,

所以
“

被
”

后面是个非限定动词小

句 (T a n g 20 0 1 )
。

这样论证的前提是
“

被
”

为动词
。

从例 (6 9) 和 (7 0) 中 a 句和 b 句的对 比可 以

看到
,

有些介词只能跟在情态动词的后面
,

而不能跑到前面去
。

如果
“

被
”

是个介词
,

例 (24 )就

不再是个大问题 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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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 9) a
.

这件事情应该 由你来处理
。

(7 0 ) a
.

这些款项 可以随你处置
。

. ‘

这件事情 由你应该来处理
。

. ‘

这些款项 随你可 以处置
。

四
“
被

” 的 句法地位

汉语表达被动的句式有用动词为标记的
,

而且这些标记都具有动词的典型特征
。

南方方

言中的被动标记多半与
“

给予
”

义的动词同音
,

但却并不具有动词的典型特征
,

反而具有介词的

典型特征
。

北方方言有不少次方言用两个被动标记
,

也都与动词同音
,

但又都不具有典型的动

词特征
,

反倒是前 一个标记具有介词的特征
。

“

被
”

字句是古代汉语留下来 的书面句式
, “

被
”

原本是动词
。

现代汉语中的
“

被
”

不再保有

动词的典型特征
,

而且结构位置同一般的介词相同
,

句法特性与一般 的介词相近
,

所以一般都

归人介词
。

但是
, “

被
”

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
,

就是保留了原来动词句的形式
,

后面可以不带名

词短语
,

形成悬空
,

而这正是汉语介词所没有的句法性质
。

也就是说
, “

被
”

既缺乏典型的动词

特性
,

又具有一种典型的非介词特性
,

所以归人动词固然不妥
,

归人介词也不见得完全可行
。

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
,

恐怕要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才行
。

近来盛行的
“

被
”

字动词说
,

虽然有不少新意
,

但似乎还是囿于非此即彼的推论方式
,

着眼

于
“

被
”

的一些非介词特征
,

也不否认
“

被
”

缺乏典型的动词特征
,

所以赋予
“

被
”

以特殊的动词地

位
,

即将其归人所谓的控制类动词或 E MC 动词
。

从上面的讨论中可 以看到
,

这些新的证据并不能证明
“

被
”

是动词而不是介词
。

更为重要

的是
,

汉语控制类动词的特殊之处只在于搭配限制
,

即要求带兼语式
,

而其他方面同一般的动

词相仿
。

可 以像例(7 1 )那样带动态助词
“

着
、

了
、

过
” ,

像例 (7 2 )那样重叠
,

也可以像例 (73 )那样

以
“
V

一

不
一

V ”

的形式作为提问的主体
,

这些都是
“

被
”

所不具备的特性
。

如果一定要将
“

被
”

归为

控制类动词的话
,

只能说
“

被
”

是个特殊的控制类动词
,

而这对解决问题 的帮助不大
。

(7 1) 我已经约了葛林明天 下午三 点钟来
。

(转引李临定 1 9 8 6 例 )

(7 2) 你求求他再来一 次
。

(同上 )

(7 3) 你说
,

你劝没劝过她离婚 ? (《南方周末》)

考察各种证据之真伪
,

权衡各种分析方法之得失
, “

被
”

似乎更像介词
,

而不是动词
。

但是
,

这

并不等于
“

被
”

就一定是个介词
,

因为
“

被
”

的悬空始终是个大问题
。

解决办法之一是赋予
“

被
”

双

重地位
,

后面跟了施事短语的是介词
,

悬空的则不是介词 (黎锦熙 19 28
、

1 9 92
,

吕冀平 198 3 )
。

不过
,

两个
“

被
”

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复述事实
,

如何提供合理的解释还有很长的路要

走
。

笔者也曾按照这一思路做过尝试 (S hi 1 9 9 7 )
.

将
“

被
”

直接 同北方方言中的
“

叫⋯ ⋯给
”

挂

钩
,

把带施事的
“

被
”

视为
“

叫
” ,

而将动词前的
“

被
”

视为
“

给
” ,

当两个
“

被
”

同时出现时
,

相当于
“

给
”

的那个
“

被
”

会因为重复而删除掉
。

这样做可以解释两个
“

被
”

的区别及其分布
.

但有着很

大的漏洞
,

主要是
“

被
”

的删除条件与汉语的惯例不符
。

现在看来漏洞是可 以补上的
,

但具体的论证不宜在这里展开
,

将 留待本文的姊妹篇讨论
。

附 注

¹
“

拨
”

也有人写 为
“

册
”

或
“

把
” (如徐烈炯

、

刘丹青 1 998 )
。

º 有些在北京的南方人会说下 面的句子
,

但北 京本地人并不这 么说
。

这种用法 似乎是昊
、

粤
、

闽等方言

用法的借用
,

如
:

衣服给雨淋湿 了
。

(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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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 原文引 自冯德英《苦菜花》
,

用的是
“

叫
” ,

而不是
“

被
” 。

¼ 这种论证基于生成语法中的格理论
。

非限定动词句的主语不能从 自己 的谓语那里取得格
,

而必须从

小句前 面的动词那 里取得格
,

即所谓的超常格分配 ( E x e e p t io n a l Ca s e M a r k in g , E MC ) ,

所 以小 句主语和前面

的动词 必须紧密相连
。

这些理论句法的问题
,

可以不在这里讨论
。

½ 最有可能的因素是数量短语的特性
。

¾ 如果像下面的例句那样
, “

被
”

字句的主要动词 又带 了一个宾语小句
,

该小句是可 以被否定的
,

如
:

工

人们被老板逼着星期 日也不休息旧 夜加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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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 rh e p a p e r the e v o lu t io n o f s o m e o f the w o r d s

fr o m a n e ie n t t im e s t o t o d a y a n d th e a e a d e m ie v a lu e o f t he m in C hin e s e his t o r y a r e d is e u s s e d
.

K ey W o r d s :

Z h
o ; , g 少in g

一

Yi n 少i
,

d ia le
e t

.

fo lk w o r
d
s , e v o lu t io n

C ao
,

Fen g fu
,

o n k a
‘

in T a iw an e se- 扮Iin an d O bj 理t- F r o n tin g

T h
e p a p e r fo e u s e s o n th e o bie e t

一

fr o n t in g m a r k e r k a 7
in So u t h e r n

Min d ia le e t in T a iw a n ,

a rld it ho ld
s t ha t k a

C a fl S e r V e
a s fo u r o bie

e t
一

fr o n t in g rn a r k e r s : s o u r e e ,

p a r ie n t
,

g o al a n d b e -

n e
fa e t iv e

K ey

L U O ,

W o r d S

a n d t h e r e la t io n b e tw e e n th e fo u r m a r
k e r s 15 a ls o a n a ly z e d in t he p a p e r

.

: S o u th e r n M in d ia le e t
,

ka
万

.

o bje e t
一

fr o n t in g
,

m a r k e r

Z iq u n ,

o n “ z a i (在 )
” in X ian g fa n D ia le c ts

In t he a r t iCle t he fu n e t io n s o f
“ z a i (在 )

” in X ia n g fa n d ia le e ts a r e d e s e r ib e d e a r e fu lly a n d

a C o m p a r is o n b e , w e e n “ d a o
(倒 )

”
d e n o t in g th e S e n s e o f la s t in g a n d

“ z a i (在 )
” 15 m a d e

.

Fo u r

g r a m m a t ie a l fu n e t io ri s o f
“ z a i (在 )

” a s a
‘

fo r m w o r d a r e e x p la in e d a n d t h e d iffe r e n e e a n d r e la
-

2 io n b e tw e e n “ 二 a i (在 )
” e x p r e S S in g t h e e o n e e p t o f s p a e e a n d

“ z a i (在 )
” e x P r e s s in g t h e e o n -

e e p t o f t im e a r e m a d
e e le a r

,

K ey W o r d : s e n r e n e e s w it h
“ z a z

(在 )
” , e o n e e p t o f s p a e e , e o n e e p t o f t im e ,

g r a m m a tie a l fu n e -

t 1 0 fl

S hi
,

D in g x u ,

o n “ b e i (被) ” Pa s siv e in Ch in es e

T he r e a r e s e v e r a l w a y s to e x p r e s s p a s s iv e id e a s in C hin e s e a n d t he y u s e
d iffe r e n t m a r k

-

e r s , v e r b a l o r p r e p o s it io n a l
.

T he 5 0 一 e a lle d
“ be i (被 )

” p a s s iv e 15 m a in ly u s e d in w r it t e n g e n r e s

a n d it d iffe r s fr ()rn m a n y o t h e r p a s s iv e p a t t e r n s in th a t it s a g e n t p h r a s e e a n b e o m itt e d f
r e e ly

.

rh e m a r k e r “ b e艺(被 )” 15 n e it h e r a t yp ie a l v e r b n o r a t yp ie a l p r e p o s it io n
.

T h e p a s t d e e a d e h a s

w it n e s s e d m a n y a n a ly s e s tha t a s s ig n “ b e i (被 )
” th e S p e e ia l s t a tu s o f a n E x e e p t io n a l Ca s e

M a r k in g
v e r b

.

A fte r e a r e fu l e v a lu a t io n ,

th e e o n e lu s io n 15 t ha t t he r e 15 n o s o lid e v id e n e e fo r

t r e a t in g “ be i (被 ) ” a s a v e r b
.

It b e ha v e s m o r e lik e a p r e p o s it io n t h a n a v e r b
.

T his d o e s n o t

m e a n th a t “ b e i (被 )
” 15 a p r e p o s itio n

.

F u r th e r in v e s t ig a t io n 15 n e e d e d
.

K ey W o r d s : “ b e i (被 ) ” p a s s iv e s e n t e n e e s ,

b e lo n g in g
, a p a s s iv e m a r k e r , s y n t a e t ie s ta t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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